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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袁雪芬（右一）在“越剧之家”辅导嵊县越剧团演员。

第二届“村越”联赛上，演员们为观众表演经典曲目《祥林嫂》选段。

第二届“村越”联赛现场，演员们为观众奉上精彩演出。

越剧博物馆新馆于越剧博物馆新馆于20232023年年55月投用月投用，，近近4040万游客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万游客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

距离农历春节还有
一个月，小城嵊州早早

沉浸在一股重要节庆才
有的闹猛劲里。街头巷

尾、村里村外，“村越”是绕
不开的话题；互联网上，比赛
短视频屡屡出圈，草根明星
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

位于浙江东部的嵊州，
素有“越剧之乡”的美称。初

来乍到，你也许并不会马上听
见越剧选段，但这里的每一个角

落，又似乎时时刻刻都弥漫着袅袅越音。
“村越”[1]是嵊州人自导自演的一出

戏，由草根戏迷作主角，2023年夏天拉开
序幕后，迅速成为一场“全民狂欢”。有人
评价，当地百姓搭台唱戏由来已久，“村
越”出圈，不过水到渠成；有人欣慰，它让
从百姓中来的中国第二大剧种，又回到了
百姓中去；还有人把“村越”的火爆，视作
乡村振兴、文化自信结出的硕果⋯⋯

也许，一万个人眼中有一万种“村
越”。可在嵊州人的心中，“村越”不只是
一场比赛，更是一段百姓与越剧的情缘，
话里话外，最难忘的，还数那一幕幕“村
越”出村的故事。

一 村里的戏台

学美声出身的姚华江，见过国内外大大
小小的舞台，可“村越”还是令他惊喜不已。

2023年初夏，嵊州市文化馆馆长姚华
江接到市里打来的电话：“老姚，今年想搞
一出戏，你现在来一趟，帮我们出出主意。”

干了几十年文化工作，对姚华江而
言，导演一台戏是信手拈来的事，可他没
有想到，市领导正在酝酿的是一出不一
样的戏。

“搞个比赛，只让本地戏迷参与。”
“请梅花奖得主做导师怎么样，师带

徒，各个战队PK。”
⋯⋯
推开会议室的门，姚华江愣住了。

他脱口而出：“难度太大了。”
他的坚决，事出有因。2009 年起，

市文化馆开始筹办“相约越乡”全国越剧
票友擂台赛，十多年来，比赛不缺选手、
不缺戏迷、不缺观众，可缺的就是本地选
手——报名的嵊州人寥寥无几。

他两手一摊：“戏迷平时自己唱唱可
以，但叫他们登台，就不好说了。”

“那就把戏台子搭到村里去嘛，正
好，把他们都引出来。”

姚华江“拗”不过，将信将疑地接下
了首届“村越”总导演的任务。

2023 年 6 月，距离市里初定的初赛
时间不到一个月，姚华江在办公室里苦
想几天后，拉上了几个本地同事：“走，村
里看看去。”

村里，农民们住上了小洋楼，用上了
现代化的电器，还开上了汽车，生活富足
快乐。一天，一阵断断续续的旋律从地
里传来。

一位走在田埂上的老农，一手抱着
刚刚收割的蔬菜，一手拿着农具，腰间别
着陈旧的收音机，伴着越剧《红楼梦》，他
双眼微微闭着，兀自陶醉，完全忽略了在
一旁仔细观察着他的姚华江。

这让姚华江兴奋不已，那阵子，他和同
事们天天“泡”在村里，他的顾虑也一点点
打消了——闲聊时，有人会不自觉的翻起
手掌，配合一个明亮的眼神，哼起熟悉的选
段；还有人告诉他，一唱越剧，就什么烦恼
都没有了。更别提那些年饱经沧桑的戏台
子，没有装饰、没有音响，甚至没人打理，但
时不时会有人“登台唱戏”，热闹一番。

“这台戏，可以办。”他自言自语。
2023年7月11日，首届“村越”的报

名公告发布在市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
上，初赛地点，就选在了5座村里的古戏
台，参赛人员只有一条硬性要求：嵊州本
地户籍或“新嵊州人”。不一会儿，有同
事告诉他：“公众号后台爆了。”

7月18日，首届“村越”邀请赛在越剧
起源地、嵊州市甘霖镇东王村拉开序幕。
要说舞美、灯光、音响，比不上姚华江见过
的大多数舞台，他来到了后台——

炎炎夏夜，露天戏台只有几丝晚风
拂过。后台，灯光不算明亮，几台电扇

“吱嘎”作响，狭小的空间热气难耐。准
备上台的草根演员跃跃欲试，练声的练
声，化妆的化妆，厚实的戏服更是一层一
层往身上套⋯⋯

循着一阵热闹的人声，他又来到台
下。小广场上，村民们学着选秀节目的
阵势，带着横幅、灯牌、荧光棒、口哨挤进
观众区，早已顾不上汗流浃背。

灯光渐起，欢呼声中，参赛选手轮番
登场，一家老小、街坊邻居挤在一起喊哑
了嗓子；有些选手灵机一动，用方言在台
上问“我的亲友团在哪里？”台下便是热
浪般的回应；《红楼梦》《五女拜寿》《梁
祝》等选段接连响起，台上选手全情投
入，台下戏迷打着拍子、沉浸其中⋯⋯

后台，有几位村民四处打听导演在
哪里，他们拽着姚华江的手：“伢也想参

加，是不是侬个里报名啊？”（方言：我们
也要参加，是找你报名吗？）

“村越”开赛的第一年，嵊州人的越
剧热情被“点燃”了。报名人数超过了
500 人，更别提台下那加油鼓劲的街坊
邻居、资深戏迷，以及“凑凑热闹”的民间
拉拉队。到第二届“村越”闭幕时，线上
流量超过了10亿⋯⋯人们更不会忘记，
一位位曾经默默无闻的草根明星，找到
了自己的舞台。

“村越”的火爆，引起了本土越剧明
星陈丽君的注意。第二届“村越”期间，
她回到家乡的舞台，她说：“有那么多人，
一起热爱这门艺术，我觉得特别幸福。”

决赛导师、梅花奖得主张小君不禁
点赞：就是要老百姓登场，越剧才会红红
火火嘛。

二 草根冠军

初冬的清晨，罗雪洪比平时早了几
个小时起床。简单打点理发店后，他一
边开门迎客，一边给自己画起了妆，一身
黑色的新中式戏服，更是在前一晚便熨
好，笔挺地挂在店里。

不一会儿，熟客们三三两两落座，他
们禁不住调侃：“侬今朝又登台哉？”（方
言：你今天又登台吗？）

“是呀，我又要去演贺老六[2]嘞。”
小店里传出欢快的笑声。自从拿下

首届“村越”冠军后，这名“新嵊州人”在
街头巷尾名气不小。

11 点刚到，理发店提前半天歇业，
他换上了戏服，早早赶往第二届“村越”
闭幕式的彩排现场。

就像这个早晨的温馨，理发师罗雪
洪的人生正是被越剧点亮的。

20 多年前，完成初中学业的罗雪洪
为了生计，从浙西南山区走出来，一步一
个脚印，辗转杭州、广州、上海等地做学
徒、学理发。2009年，他定居嵊州，在三
江东街，用辛苦攒下的第一笔钱开出了
自己的理发店。

每天开店、闭店，洗头、理发的单调日
子里，他被一阵神奇的旋律吸引了。茶余
饭后，当地人在街角或者巷子口遛弯，随
口唱上几句越剧；夜晚，有些人家的收音
机里会传出婉转的选段。起初，他总是不
自觉地跟着哼哼；后来，他“较真”了，业余
时间跟着资深戏迷逐字逐句学嵊州方言，
从田间地头的折子戏开始跟唱，唱着唱
着，把自己唱进了越剧的世界。

罗雪洪从小就喜欢音乐，山村的童
年时光，他把家门前的大山当“舞台”，把
树木花草当“听众”，对着山谷唱着《牡丹
之歌》《军港之夜》，成为小小村庄里家喻
户晓的“小明星”。几年外出务工，眼看
着自己儿时的梦想渐行渐远，奇妙的命
运又为他搭起了一座舞台。

2013年夏天，一张报名表被递到罗
雪洪眼前——“相约越乡”全国越剧票友
擂台赛。专程赶来的嵊州越剧艺校退休
老师何苗秦顾不上喘口气。

“就在一个村里的古戏台，去唱几句
试试。来的都是业余戏迷。”

“我去唱什么？”罗雪洪问。
“你最拿手的贺老六啊，你演得比专

业的还要好。”
就这样，没有彩排、没有戏服，也没

有化妆和道具，罗雪洪站在了东王村的
戏台上。

直到灯光亮起的那一刻，他的眼前不
再是儿时练唱的山谷，台下是黑压压的一
片人海。明晃晃的灯掠过双眼，他拿着话
筒的双手有些发抖，主持人简单介绍之后，
他清唱起再熟悉不过的词，一句一句都被
扩音器放大，传到了村子的另一头⋯⋯

那场比赛，初出茅庐的罗雪洪拿下
了第三名的好成绩。从那以后，他连续
三年在票友擂台赛上亮相，成为嵊州城

内小有名气的草根明星。
去年夏天，第一届“村越”选拔赛的

消息传来，罗雪洪以本土草根明星的身
份亮相，他又一次深情演绎朴实憨厚的
贺老六。两个多月的比赛，一路“披荆斩
棘”，拿下了首届“村越”的冠军。

年近八旬的甘霖镇首任戏迷协会会
长裘铭超，在手机上看完了首届“村越”
决赛的直播后，感慨万千。全嵊州，共有
9 个戏迷协会、100 多个戏迷角，成就了
老百姓的舞台，大家自编越剧唱词，把平
淡的生活唱成了故事，唱出了热爱。

的确，越剧似有一种魔力，有许许多
多的人，从村子、大山、田间，或是任何一
个平凡岗位上走出来，走上五光十色的
舞台，又走到火热的生活中。无论比赛
名次如何，这份热爱，已然成就了一位位
草根“冠军”。

三“沸腾”的小城

第一届“村越”落幕后，人们还远远
没有尽兴。有给文化馆打电话的，有给
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的，还有四处托人
打听的⋯⋯接地气的村里戏台，惹得人
人都想唱两句。

戏迷们发现，第二届“村越”报名公告
里，原本的个人赛变成了团体赛，全市15
个乡镇（街道）都可以组建一支15人的队
伍，并由队员们随机组合、自选唱段参赛。

这一次，小城嵊州“沸腾”了。
第二届“村越”即将开赛的消息飞进

了鹿山街道的家家户户。就像一纸动员
令，整个街道 8 个戏迷角、12 个民营剧
团的戏迷们按捺不住了。

“我听说名额要抢的。”

“报了名还不一定选得上嘞。”
鹿山街道文化站站长吴铃琳却“烦”

上了，40 多张报名表，一个队只要 15
人，这怎么选呢？左右为难之际，街道工
作人员模仿第一届“村越”的模式，自导
自演，办起了一场内部选拔赛。

可没想到，报名的群众也学着“村
越”演员的模样，化好了妆、租来了戏服，
在今年 5 月 31 日晚上，登上“家门口”的
戏台，过起了一把“明星瘾”。3 个小时
的激烈角逐后，15 名选手脱颖而出，鹿
山街道有了自己的代表队。

队员赵海芳的心里泛起嘀咕。由于
工作繁忙，这位迷上越剧半辈子的民营
企业家已经三四十年没有登台唱戏。“我
有点慌。就怕拖了后腿。”

虽说都是第一次参加“村越”，可这些
普普通通的居民却紧紧拧成一股绳，鼓励
赵海芳“千万不要放弃”，就连指导老师、
浙江音乐学院戏剧系唱腔老师王一敏也
专程给她“开小灶”。

没日没夜备赛的日子里，吴铃琳着
实为这些平凡的人们所感动。

不少队员白天上班，晚上飞奔到排
练场；排练结束后，有人自我加压，回家
练、周末练；半决赛前，队员魏喜红母亲
生病住院，她几乎就要退出比赛时，几位
队员相约到医院探望魏母，鼓励她重回
赛场；63 岁的史水琴是队长，密集的比
赛日程让她累得病倒了，医生叮嘱“必须
休息”，可她居然和医生“谈判”，坚持回
到了团队；在八强赛中，11 岁的梅一可
输掉了一分，大家怕孩子自尊心受挫，没
想到，小朋友蹦蹦跳跳地说：“没关系啊，
团队赢了我就赢了。”

比赛的日子一天天临近，15 支代表

队的队员们唱啊唱啊，把自己唱上了“村
越”的舞台。

四 火热的时刻

盼啊盼，火热的时刻终于又来了。
2024年10月26日，夜幕还没有降临，

嵊州市文化综合大厦剧场内，人声鼎沸。距
离第二届“村越”决赛还有几个小时，“村越”
的忠实“粉丝”们早早地就入了戏。

“侬鹿山嗰啊？伢甘霖嗰。”（方言：
你是鹿山的吗？我们是甘霖的。）

“好好好。侬也加油，伢都加油！”
（方言：你加油，我们都加油！）

又是一场属于百姓的“狂欢”。时针
滴答，伴随着锣鼓喧天，呼声排山倒海，
今夜的“明星”很快便在“千呼万唤”之中
亮相了。

向冠军发起冲击的鹿山街道代表队
和甘霖镇代表队，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拿
下了最后一场比赛的“入场券”。持续
80 多天的小组赛、八强赛、四强赛、半决
赛，越到后头，队伍实力越相当，比赛的
悬念就越大。

无论如何，能站在决赛舞台上的，都
是“村越”中的佼佼者。

声声欢呼穿过幕布，登台前的最后
一刻，鹿山代表队的领队吴铃琳还在为
队员们加油鼓劲。“鹿山有戏，‘村越’有
我”——这是街道为这次“村越”量身定
制的口号，鹿山里里外外，尽人皆知。

主持人简单报幕之后，甘霖代表队
率先登场，队员范邵平唱起他的“拿手好
戏”《白蛇传·断桥》，仍是那般深沉隽永、
缠绵柔和，一曲唱罢，台下掌声雷动；

鹿山代表队，用一曲《祥林嫂·千悔
恨万悔恨》给予有力“回击”，那婉转回
荡、真情流露的表演，跟“快把屋顶掀翻”
的掌声、欢呼声形成鲜明对比。

“第一回合，鹿山获胜。”评委现场打
分，主持人还没念完结果，台下鹿山队粉
丝的灯牌几乎照亮了全场。

就这样，剩下4个回合，两支队伍轮
番拿出“压箱底”的曲目，一轮轮比、一分
分咬，台上台下高潮迭起。

看似你追我赶的“村越”，却不那么
讲究胜负。和讲究赛点的体育比赛不
同，“村越”决赛的5个回合，无论输赢是
否成定局，双方都要完完整整地唱完所
有曲目。唱着唱着，选手也好，戏迷也
罢，都能酣畅淋漓地快乐一把。

赛程过半，甘霖代表队有些落后，但
甘霖队领队金阳初仍是全情投入，沉浸
在一首首熟悉的经典选段里，在观众区
为每位队员的精彩表现尽情鼓掌。

有人一眼认出了这位草根明星。
“侬今朝勿上台啊？”（方言：你今天

不上台啊？）
“谁唱不是唱，在哪里唱不是唱？开

心呀！”他几乎是“唱”着回答的。
是啊，这是属于老百姓的戏。台上

精彩连连，台下如痴如醉，何尝不精彩？
“鹿山，鹿山，鹿山是总冠军！”终于，

比赛结果出炉。
但此时，人们已经分不清这是主持人

的声音，还是观众们的欢呼。因为，有一
种情感，早就超越了输与赢——人们拥抱
在一起，他们是鹿山人、甘霖人、嵊州人，
是朴实的农民、勤劳的工人，是下班后赶
来的打工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是教师、
学生，是老人、孩子，是中年沉稳、少年倜
傥⋯⋯但此时此刻，他们更是“村越人”。

这，就是“村越”的魅力。一方小小
舞台，足以把村与村、人与人、戏与戏紧
紧相连。一份共通的热爱，足以跨越千
山万水，打动一方水土一方人。

五 所有人的舞台

今年夏天，热热闹闹的“村越”走出了

嵊州。草根战队PK的阵
势，令全国网友热血沸
腾；吴侬软语的江浙唱腔，
一字一句，都在召唤远方
的客人。

本土比赛结束后不久，
“村越”主办方又向全国范围
内的“爱越小站”发起邀请，请
他们到越剧起源地一较高下。

收到手机上的邀请函，长
沙戏迷李彬几乎尖叫起来。她
把函转发到“长沙小百花”的微信
群里，团员们请假的请假、年休的年休，当
天就组成了一支“湖南长沙爱越小站队”。

11 月下旬，李彬、吴京联、盛景雄、
邹沄宵 4 位来自各行各业的长沙戏迷，
坐上了开往嵊州的火车。

跨越千里，踏上嵊州这片土地时，大家
丝毫没有陌生感——越剧小镇，古色古香
的建筑群间，各路选手带着妆容、穿着薄
衫，旁若无人地练唱或直播；他们也许来自
天南海北，一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般，
一遍一遍练习嵊州方言的发音、咬字。

而更让他们熟悉的，是手机里刷过
不知道多少次的“村越”舞台。还是那红
色的幕布、绚丽的灯光、古色古香的装
扮，还有台下那一阵盖过一阵的声浪。

11 月 21 日晚，《红楼梦·劝黛》的配
乐响起，“黛玉”“紫鹃”缓缓登场。

“好紫鹃,句句话儿含意长⋯⋯”[3]

乐曲声声之中，耳朵很“刁”的当地
戏迷，一下便能听出唱词的咬字不算地
道。可那细腻的台步、娴熟的手势，还有
与戏中人不分你我的情感表达，又足以
窥见“台下十年功”。

灯光一点点变暗。“紫鹃”李彬走回
后台，舒了长长一口气：“我圆梦咯，我来

‘村越’唱戏咯！”她给朋友的语音信息
里，声音微微颤抖。

这的确是一场“圆梦”之旅。邀请赛结
束后，长沙小百花的团员们没有急着返程。

他们专程到王文娟故居“打卡”，有
人回想儿时给这位知名演员写信的往
事，笑中带着泪花；在东王村香火堂、越
剧博物馆，在讲解员边唱边说的引导下，
他们沉浸在越剧从嵊州起源，走向黄浦
江，走到全国的历史故事里；到了嵊州越
剧艺术学校，他们更把每一位梅花奖得
主的照片看了又看，还能说出“每朵梅
花”的唱腔特点和代表作⋯⋯

一路上，他们还结识了来自北京、新
疆、山西、河南“爱越小站”的戏迷，这些饱
含热情的人们，正是和他们一样，被网上
刷屏的“村越”比赛吸引到这座小城来的。

是啊，几年前，越剧是中国第二大剧
种，是抒情唯美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而现在，越剧是“家门口的演出”，是
普通人的心灵歌声。

这也难怪，在第二届“村越”闭幕后，
有人说，不管你唱不唱戏、听不听越剧，
也无论你来自哪里，到“村越”来看一看，
这是所有人的舞台。

六“村越”的种子

第二届“村越”落幕了，越剧的民间热
情，已然积蓄在这座小城的土壤里。阳光
雨露，呵护着“村越”的种子破土发芽。

结束“村越”指导老师的工作后，市
文化馆退休文艺工作者舒国光一刻不
停，他要把自己从“村越”台前幕后汲取
的灵感，写进新的小品里；

每一天，10 岁的嵊州城南小学学生
周子涵跟着越剧老师练唱，她的新年愿
望，就是到下一届“村越”的舞台上，表演
自己的“拿手好戏”《穆桂英挂帅》；

剡湖街道北郊社区戏迷角负责人裴
善星也坐不住了，明知道下一届“村越”
还没开始报名，他仍是每天一吃完晚饭，
就张罗小区的戏迷们聚一聚、唱一唱。

热火朝天的场面，让人不禁回想起
一段动人的历史——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市人民政府
相继组织 18 个越剧团，迁徙到全国各
地。许多地方的群众，对江浙方言不甚
明白，却对越剧情有独钟，有的地区还自
发建立了剧团，越剧的种子就此播撒，年
复一年，结出朵朵美丽的花儿。

四季更迭，岁月流转。如今，“村越”
像磁石一般，把全国各地的戏迷、240个

“爱越小站”的人们吸引到了嵊州。我们
分明看见，越剧在民间聚成了一团火，又
散作满天星，她装点在全国各地群众的
艺术天空里，熠熠生辉。

今天，行走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依
旧处处越音不断。她从百年前的东王村
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广阔的天地，
又走回老百姓的心中。

百年流芳，越音婉转，一曲“‘村越’
出村”，最是动人心。

[1] 又称“嵊州村越”，为浙江省嵊
州市举办的乡村越剧联赛。

[2] 越剧《祥林嫂》中的角色。
[3] 越剧《红楼梦·劝黛》唱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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